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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诗宋词是否是当前书法创

作中最理想的内容的问题一直有着不同

的声音。当代书法界有识之士曾发出过

这样掷地有声的言论：“唐诗宋词并没

有过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发掘它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精神，而不应该如某些人

所主张的那样抛弃它。”我以为所言极

是。其实在书法作品中写什么是书者自

己的事，别人无法干涉。但我觉得，唐

诗宋词于书法就像京剧中的行头，缺了

它总少了点味道。如果能够通过书写经

典唐诗宋词名篇来脚踏实地地继承中国

传统文化，提升书法创作品位，让博大

精深的中国书法发挥文化的引领和传播

作用，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书写唐诗宋词，是提高书者文化

修养的有效途径。书写唐诗宋词有着深

化书法作品内涵的重要作用，书写唐诗

宋词和经典文论也是书家提高文化修养

的有效途径。书法追求笔墨线条固然重

要，而且是必须的。但书者的文化修养

决定了其笔墨线条的艺术表现所能达到

的高度，也决定了书者在创作道路上能

走多远。唐诗宋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

两颗明珠，字句凝练、内涵丰富、意境

悠远、思想深邃。浸淫其中，是书家锤

炼思想、颐养性情，不断提高自身文化

修养的最佳办法。书者在书写这些名篇

的时候通过不断体会、领悟其中所蕴含

的哲理、思想、情感，不断提升自己的

思想境界和层次，不断陶冶自己的情

操。书者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

养，才能使笔墨最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艺

术思想，这样才能够创作出形神兼备的

好作品。

唐 诗 宋 词 往 往 能 激 发 书 者 的 创

作 激 情 。 “ 杨 柳 岸 晓 风 残 月 ” 的

婉 约 之 美 、 “ 大 漠 孤 烟 直 ， 长 河 落

日 圆 ” 的 壮 美 意 境 、 “ 十 年 生 死 两

茫 茫 ” 的 凄 惨 断 肠 、 “ 春 风 得 意

马 蹄 疾 ， 一 日 看 尽 长 安 花 ” 的 志 得

意 满 、 “ 何 时 眼 前 突 兀 见 此 屋 ，

吾 庐 独 破 受 冻 死 亦 足 ” 的 博 大 胸

襟 、 “ 位 卑 未 敢 忘 忧 国 ” 的 忧 国 忧

民 … … 这 些 诗 句 常 常 能 激 发 书 者 不

同 情 境 下 的 创 作 灵 感 ， 继 而 以 饱 满

的 创 作 激 情 更 好 地 发 挥 书 法 线 条 的

艺 术 表 现 力 。 这 种 “ 书 法 创 作 过

程 ” 是 中 国 书 法 独 有 的 文 化 现 象 ，

有 着 特 殊 的 社 会 作 用 和 独 特 的 文 化

特 征 。 它 既 是 书 者 寄 寓 情 思 ， 表 达

特 定 人 生 的 独 特 的 艺 术 感 受 的 创 作

过 程 ， 同 时 又 是 传 承 与 自 律 ， 实 用

与 审 美 ， 寄 托 与 创 造 的 完 美 结 合

过 程 。

唐诗宋词因书法独特的表现形式

更具深远意境。自古诗书画同源，唐诗

宋词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都是极富

意境与神韵的，是很好的书写内容。

如“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

琴”，再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等著名诗句。这样的经典诗句之所

以能够被书家所青睐，最大的原因就在

于它向人们昭示着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深远意境。一首荡气回肠的诗已经让

人很震撼，再配上气势磅礴的行草书

法，其内在的意蕴经书法这一独特载体

的传达而变得更加丰富、生动，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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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完美统一将会给人更高层次的享

受和更深刻的人生领悟。正所谓“诗词

因书法而有了意境，书法因诗词而有了

灵魂”。

当 然 ， 也 有 人 认 为 ： “ 书 法 作

品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都决定了其只能

写诗词而非白话文文字，只能写正体

而非简体……”这或许是因为当今的

书法艺术已经由过去的实用性为主走

向纯艺术化的缘故。这种说法不无道

理，但也不必如此绝对。此前当代书

法家王学岭将撰写的《枫叶之歌》以

现代白话文形式写成书法作品，为我

们做了示范。当然，这种示范的价值

或许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因此，我认为，唐诗宋词仍然是当

下书法创作比较理想的内容。“或许在

今后，传统的抄录古诗文与今天的记录

当下，会成为两种并存的模式，共同构

建书法的繁荣昌盛。”

“台”与“臺”之异同
文/吴继鸿

台州和天台县的“台”字，由于

在实际应用中繁简转化出错率较高，

尤其外地书画家读错用错较多，作为

浙江台州的书法爱好者，特作一番考

证说明。

台州和天台的“台”字作为地名，

为什么不能写成繁体字“臺”，这可从

历史上得以考证。 台州最早的道教神

话传说当推天台山，《历世真仙体道通

鉴》卷一云：轩辕皇帝“往天台山，受

金液神丹”。东晋孙绰曾在其《天台山

赋》中对天台山作了十分动人的描写：

“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也，涉海则

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元

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

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

神之壮丽矣。”道教何时进入天台山，

已难确考。三国时之葛玄，或许是居天

台山较早的道士。明释传灯《天台山方

外志》卷十载：“葛玄年十八九，仙道

渐成，入天台赤城精思念道，遇左元放

授以九丹金液仙经。”

魏晋南北朝时，天台山已建有一批

道观。最早者是孙权为葛玄所建之天台

观，唐徐灵府《天台山记》云：“天台

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

布岩。”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

葛仙公（玄）所创，最居形胜。”“台

州”原属会稽郡，三国时分会稽郡东部

置临海郡，直到唐武德五年改名台州，

“因天台山为名”。据临海徐三见先生

考证，古人所说的“天台”，并非确指

今天的天台县，应是“台州之通称”。

天 台 山 名 最 早 见 于 《 内 经 • 山

纪》。南齐陶弘景《真诰》曰：“山有

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分

野，上应台宿，故名天台。”

另一方面，台州、天台县的“台”

字为什么不能读作tái音，而要读作tāi

音，可从文字学上得以考证。

“台”

[字形]

[构造]是会意字，与以、厶同源。

在甲骨文中是头朝下的胎儿形。金文另

加义符口（象征胞衣），强调怀胎之

意。篆文上边胎儿稍繁，隶变后隶书、

楷书写作台。是胎的本字。

[本义]《说文•口部》：“台，说

（悦）也，从口， 声。”这个

析形是不恰当的，其所解释的应为引申

义，本义当为怀胎。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